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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乡土知识的概念与研究

云南省生物多样性和传统知识（何俊 研究会）

世纪后半叶是环境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广泛关注的时期。伴随人们为环境退化所

做的不懈努力的同时，各国的研究机构、国际组织和学者们也开始了对传统发展范式的更深

一层次的反思。这种基于对传统发展范式辩证批驳的反思也带来了看待发展这一现象在理论

上、技术上和意识形态上的转变。从而，相继出现了“可持续发展”、“参与式行动研究”、

“乡土知识”“、生物多样性保护”“、社会林业”“、社区为基础的自然资源管理”等等一系列

的概念。其中，“乡土知识”是诸多学者们在反思了过去科学技术知识在解决环境问题中的

不足而提出的“新”概念和“新”技术。

自乡土知识概念的提出，国际社会广泛的研究与讨论一直把其列为是取得资源可持续利

用、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平衡发展的重要途径（如：

；同时在国内也开展了诸多的相关研究和支持乡土知识的行动（如：裴

盛 ；何丕坤等，基，龙春林等， ；许建初等， 。然而，无论在世界范围内，

还是在中国，对于乡土知识的研究和发掘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和不足。一方面，乡土知识的研

究与行动还较多地停留在部分研究机构、个人及部分的民族社区，并由于对政策倡导的不

足，因而还未能得到广泛的认可和重视。另一方面，从乡土知识的概念本身、乡土知识的界

定到如何开展乡土知识的研究与行动，很多研究者和发展工作者都缺乏统一认识，造成了其

理论的不系统性导致很多的工作开展不了，并在实践中出现了偏离。

基于此，本书的出现不仅是对原有乡土知识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以唤起我国对乡土知识的

重视；同时也试图通过一些案例在理论上完善乡土知识研究，并具体在实施中为挖掘乡土知

识提供一些典范。作为本书的导论，本文的目的在于试图较系统地提出乡土知识的概念、其

主要特征和如何开展乡土知识研究，从而让读者能在了解本书案例之前对乡土知识有一个基

本的认识。

什么是乡土知识？

什么是“乡土知识”？国际国内的讨论很多，研究者们和各科研机构都在根据他们自己

所要强调的主题来给予乡土知识新的内涵。显为人知的是，众多的定义并没有出现含义上的

矛盾与抵触，相反的，它们在相互补充的同时也在很多方面享有共同之处。其中，

）和 ）分别提出了关于如何定义乡土知识的建议：

认为：“乡土知识是一种本土的知识，即：某一个特定社会或文化的一

种特有知识。本质上，乡土知识有别于或相对于由大学、科研机构和大公司所产生的国际知

识体系。同时，乡土知识是当地在农业、健康护理、食品制作、教育、自然资源管理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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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农村社区生产生活活动的决策基础。”

等（ 提出：“乡土知识是某一个社会对于交流沟通和做决策的信息基础。

乡土知识信息系统是动态和变化的，它不断的受到内部的创新与试验以及外部知识系统的

影响”。

这些建议 有别于或相对于在实验从本质上阐明了乡土知识的几个最为根本的要素：

室里专家 由某个特定社区所享有； 由于是人们长期的经验总们所产生的知识体系；

结，它是某个社区内人们进行日常生产生活的决策基础； 能适应于当地的文化和环境；

⑤乡土知识的动态性。基于这些要素，学者们开始了对于乡土知识的不同定义，而被广泛

认可的有三种定义。

定义一　　为强调本土性，最为简单的定义是：“乡土知识泛指当地人和特定社区的知

。
识。”

定义二　　以较为学术的眼光看，在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的最近出版物中，

把乡土知识定义为：“一种特有的、传统的、本土的知识，它是由一个特定

地理区域内所世居的妇女和男人在特定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并存在于社区中。”

定义三　　要较为全面的阐述其各要素则可把乡土知识定义为：“乡土知识是在某个特定

地理区域的人们所拥有的知识和技术的总称，这些知识使得他们能从他们的自然环境中获得

最多收益。这种知识的绝大多数是由先辈们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但是在传承过程中，每一代

人中的个体（男人或妇女）也在不断的改编或在原知识上增加新的内容以适应周围环境条件

的变化。这样，他们又把改编和增加后的整个知识体系传授给下一代人，这样的努力为他们

提供了生存的策略。”

对于乡土知识的定义虽然都没有使用较为抽象的术语，然而对以学习现代科学知识为主

成长起来的多数人来说还是很难清楚地辨认在某一个社区中哪些知识是乡土知识。在过去的

研究中学者们往往把社区内的技术和实践认为是乡土知识的全部，其实不然，乡土知识包括

）的划分，其主要包括如下几方面的范围广泛，根据 内容：

信息：树、植物、农作物如何能较好地共同生长；指示植物（如：植物生长所表示出的

土壤含沙量的多少；植物生长所表示的季节交替，雨季的开始，什么时候下雪）等等。

实践和技术：种子的处理和储藏方法；接骨的方法；疾病的治疗等等。

信仰：信仰在人们的生计中起到重要作用，同时是维持人们健康和周围环境的基础；由

于宗教的原因，人们保护了神山、神树或某一个重要的小流域等。

工具：种植和收割用的工具；做饭的工具等等。

材料：建筑用的材料，制作手工艺和编制工艺的材料等等。

试验：在现有农耕系统中有机地引入新的树种或良种的试验经验和技术；草药医生对新

草药的试验等等。

生物资源：动物繁育，本地品种的农作物和本地树种等等。

人力资源：乡土专家，如：当地草药医生、木匠；当地组织，如：老人团体、妇女团

体、家族团体，劳力共享和交换的团体等等。

教育：传统教与授的方式，师徒制度等等。

交流与沟通：传说故事，刻在碑上、墙上或板子上的信息，民间媒介媒体，传统的信息

交换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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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知识的学术争论及其理论发展

虽然对于乡土知识的定义都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相同点，但关于乡土知识的学术争鸣并未

停止。很多国际组织、国内机构以及国际、国内的学者们都在不停地用新的术语和称谓来表

述乡土知识以发展对乡土知识的认识。同时，这些不同的术语和称谓也蕴涵着其概念内涵的

不同。因而，在了解了乡土知识的基本定义后，不妨来回顾一下其理论发展的过程。

回顾乡土知识的理论发展则应从了解其不同的称谓和提法开始。为强调知识的技术性，

多把乡土知识称为：“传统技术知识” “原住民技术知识”

“原住民环境知识” ，传

）等等；为统生态知识（ 强调其是特定社区和特定文化所特有

的知识，有把乡土知识称为“部落人的知识” “本土知识”

“土著知识” ；而较为常见的是把其与现代科学知识区分

的称谓，如：“民间知识” “传统知识” “原住民知

“识” 乡土知识” 。此外，也有从较系统的角度把

其称为“传统知 ）或“原住民知识系统”识系统”

。很明显，这些术语和称谓基本上是翻译而来，在此我们较为提倡使用乡

土知识这一称谓。就此，通过分析国际、国内理论发展过程的三个方面来阐述这一点。

对“传统”的争论

上面提到的各种称谓中不难发现有不少术语都提到了“传统”这一概念，如“传统技术

知识”，“传统知识”等。在研究乡土知识的初期，很多的学者都把注意力放在那些有别于现

代知识的知识体系的研究上，从而提出在我们追逐现代化的时候往往有很多我们看为是“落

。后的传统”被世人所遗忘（ 而传统做法、传统实践却在保护环境、促进生物

多样性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这些老方法、老技术是人类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总结出

来的经验，它经历了漫长时间的检验。因而，为了强调“古”、“老”、“传统”、有别于“现

代”，一开始学者们便以“传统”一词来修饰这类知识体系。

而后，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实践的推广，学者发现过于强调“传统”往往会把人们引向另

一个误区。首先，过分的强调“老”、“旧”、“传统”会使保护传统知识的项目活动带来极大

的困难。有的“老”与“旧”其实不适应当今发展，而有的地方对于“传统”的挖掘几乎不

可能，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地方群众也向往拥有现代的科学知识为其发展服务。因而，由于涉

及面狭窄造成项目开展难度大，老百姓积极性不高等问题。其次，在研究中更多的是我们很

难发现所谓“纯的传统知识”、“纯的非现代知识”，而更多在研究中发现所起作用的是那些

被当地人“改编过的传统”和“本土化的现代”，这也就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

，同样见定义三）。因而，过于强调“传统”会把人引到一个误区

传统是不变的、是静态的；使我们很难看到乡土知识的动态性。另一方面，传统与现代

本身是一个时间概念，由于“现代”与“传统”的互动，在研究实践中鉴定其明显的分界点

几乎是不可能的（ 。可见，由于世界上不可能有一社区不受外界的影响，由于

“现代”与“传统”的互动，所谓的“传统知识”的概念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问题

百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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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土著知识”的歧义

上述术语中还提到了“土著知识”“、部落人的知识”“、本土知识”“、原住民知识”的称

谓。这些提法是为了把乡土知识与西方知识相区分，并表示该知识是特定地区有特定文化的

特定居民的长期的经验知识。因而，在早期，大多使用的是“土著”、“部落”等词汇来限定

知识是由非科学研究者所拥有和产生的知识。然而，“土著”或“部落”这样的表达本身暗

含着“落后”、“原始”和“未开化”的意思。随之而来的是，尽管有研究人员的多方努力来

揭示其并非“落后”和“原始”，这种知识系统还是很难被世人所接受。所以，学者们开始

采用“原住民”的概念来避免这些歧视性的暗喻。“原住民”系指在一个特定地理区域世居

的土著居民，他们在文化上和信仰上与国际系统的知识有显著的差异，如：本土的居民，最

。为避免种族先在此生存的居民（ 歧视，这一术语也具有政治上的中立性。然

而，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们也发现了“原住民知识”概念上的局限性。它在很大程度上

排除了那些在某一地区生活了很多很多年的非原住居民的知识。这些世居的非原住民由于长

期的经验积累，他们在利用和保护环境方面也有非常丰富的知识。另一方面，无论“土著

民”或“原住民”本身是一个西方的概念，它们泛指在殖民者（白人）到达美洲、非洲、澳

大利亚前，居住在这些地方的本土居民、土著居民、根源于此的居民。然而，在亚洲的很多

地方，由于少数民族的迁徙（如：哈尼族广泛地居住于中国、泰国、老挝），我们很难把任

何一个民族定义为“土著民”或“原住民”。因而，对于“原住民知识”、“土著知识”的概

念的批驳也越来越多。

对“技术”的超越

过去关于乡土知识的研究大多是由民族植物学家、民族动物学家所开展的。他们把研究

的重点和兴趣放到了不同于现代科学的民族分类系统上，如：关于植物的分类，鱼的分类，

土地、林地的分类，水资源、土壤的分类等等。并且，通过研究不同的民族分类来发现不同

民族对于动、植物的多种利用与保护方式的技术。也有一些人类学家把关注点放在不同民族

的生产工具、生存技巧、生活方式习俗与自然资源利用的关系上，从而提出了“传统技术知

识”、“原住民技术知识”、“传统环境技术知识”等概念，其目的在于强调与环境相关的乡土

知识的技术性。但是，如今学者们已经广泛认同研究中应该超越对乡土知识的“技术”方面

的过分强调，应该把乡土知识看为是一种广义上的文化知识，它包括社会、政治、经济和精

神信仰的诸方面的内容，它是当地老百姓生活的一种方式。因而，在研究中我们还应该去探

索农业、林业、渔业、野生蔬菜、菌类等自然资源管理方面的知识、管理工具、管理实践技

巧、乡土管理规定、习惯法、社区组织机制等等；同时也应更深入地去洞察当地人的世界

观、生态观。这样的广泛研究都将对资源管理、经济发展替代性途径、生态保护、环境评估

等做出巨大贡献。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对于乡土知识的研究是在基于对过去研究的批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每一次在术语和称谓上的改变都意味着人们对于乡土知识的进一步了解、研究的深入、

研究领域的扩展。在称谓上，为了避免“现代”与“传统”、“原始”与“先进”、“西方”与

“东方”、“土著”、“原住”等的极端化命名，我们认为“乡土知识”能较中立的完整表达其

所蕴含的意义。同时，“乡土知识”的提法也能摆脱调查工作中由于对“技术知识”、“传

统”、“原住”的过分强调而带来的局限性，从而让我们更广泛和全面地探索和发掘乡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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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为可持续发展服务。

乡土知识的主要特征

虽然乡土知识有别于西方知识、科学知识，但是我们万万不能用“传统”与“现代”的

二元论来看待知识系统。由于乡土知识与现代科学知识的动态互动，如果把它们从特征上截

然的分开来讨论往往会造成不少误解和工作中的极端化。然而，我们在此还是试图罗列几个

所被广泛公认的乡土知识特征，目的在于为对乡土知识探讨提供一个基础。根据对

）论断的改编，笔者认为乡土知识具备如下特征：

它是本土的、当地的。它根源于一个特定的地方和一系列经验的累积，它是由生存

在这些特定地方的居民所产生和发展的。它有很强的地方性。如果把它原封不动地推广到其

他地方可能会由于环境和社会文化的不同而失去实用性。因而，它与现代科学知识相比，具

有地方性、文化特定性和环境局限性；相反的，科学知识在适用上具有普遍性、广泛性和全

球性。

）它多数是口头传承的，或者通过实践活动的模仿和展示来传承。因而，把它书写下

来可能会改变其一些最为根本的属性。当然，如今为保护乡土知识，不少的知识都被记录下

来，这样做从某种意义上可以加强对乡土知识的认识和利用。然而，农村的村民学习乡土知

识大多是根据观察和实践，所以被记录的乡土知识一旦被抽象化则不便于传承（如：民族植

物学家所记录的植物分类名录）。

它是人们每天生产生活实践的经验结晶，并且农民的经验、教训和试验能不断的使

它得到加强、补充和巩固。这些经验是一代一代人智慧的产物和积累。

它是一种实践性的知识，而非具有理论严谨性的理论性知识。

它是传统的延续和反复。在很多情况下，与外界的互动能使其增加一些内容。但反

复和延续的实践可以检验和补充它。

过去的实践是现在的“传统”，现在的实践是将来的“传统”。传统本身是动态变化

的，永远没有真正的尽头。因而，乡土知识是动态的，它是在不断的革新、适应和试验的基

础上发展起来的。

）总体来说，掌握乡土知识的人是社区内的大多数人，而掌握科学知识的只是世界上

的部分人。也就是说对于乡土知识的同享程度要高于其他形式的知识，所以它也被称为“人

民的知识”。

虽然乡土知识的同享程度较高，但社区内对它的掌握程度也是不同的，这也就是所

谓的“对于知识掌握的社会分层”。由于年龄、性别、教育、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个人所

掌握的乡土知识不同。这也就是在研究中我们为什么要识别出乡土专家。同时，由于知识掌

握的社会分层造成了知识传播和传承的片断性。

它是全面的、综合的来看待人与自然。它是从整体的视角来看待“技术领域”与

“精神领域”“、理性行为”与“非理性活动”“、客观物质”与“文化象征”“、真实世界”与

“超自然世界”。它不同于现代科学那样趋于把事物分解成一个个单元来进行解析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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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知识的重要性和局限性

乡土知识涉及面广，它为当地社区解决生产生活问题提供了基本的策略，尤其是对于贫

困地区来说，乡土知识系统成为了村民赖以自然生存的根本。掌握乡土知识的村民不但可以

知道在当地社区现有条件下如何以最低成本方式和有效利用和保护现有资源，同时它也是维

系社区内和社区间、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关系的重要基石。因而，它也是全球

知识系统中促进可持续发展进程的重要知识组成部分。

目前，对于乡土知识的贡献和实施乡土知识的相关项目研究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肯定。

首先，乡土知识的研究项目有利于通过对当地基层的赋权而达到基层能力建设的目的，最终

实现当地的自我发展、自我管理和自决（ 。其次，乡土知识的利用可以为科

学知识的进步提供基础，同时为当地的有效自然资源管理提供不可估量的贡献。再者，乡土

知识的研究有助于知识在社区内部和社区间的交流，它能增强跨文化间的交流与合作，促进

不同文化间的了解，从而在发展问题中加入文化的内涵。同时，乡土知识也是一种重要的

“社会资本”，它是社区可持续生计发展的资本基础。

然而，在目前的研究中对于乡土知识的局限性涉及较少。其实乡土知识就如同科学知识

一样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其表现为：

首先，乡土知识的研究人员在开展工作前，都有这样一个假设，即：当地人的生产生活

天生地对环境采取保护的态度，并与环境相协调（ 。但是，很显然有的地方的

环境问题恰恰是由于当地人所造成的。因而，在研究前，我们不能预先假设某一地方的乡土

知识总是“好的”、“对的”、“可持续的”；当然更不能回到原来的认识上，把乡土知识始终

看为是“落后”与“原始”。我们应该更为辩证地、全面地来开展研究工作。

其次，正如上面所谈到的，乡土知识本身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和地方文化性，它是基于当

地人与当地环境间长期的互动而积累的经验。因而，原封不动地推广乡土知识自然会造成它

在其他地方的不适用。同时，如果把当地世居的老百姓移民到另一个地区，在新的环境下他

们的乡土知识也同样不能被延续使用。所以，我们应该认真考虑移民问题和知识推广的技

巧。同时，鼓励当地试点和试验来增强它的适应性。

其三，乡土知识也十分脆弱。在经济和政治的压力下，在外来文化、外来宗教信仰的冲

击下，当地的信仰、价值观、习俗和实践很容易受到侵蚀，从而造成乡土知识的丧失。因

而，我们应该通过赋权和乡土知识研究来增强当地人对拥有乡土知识的自豪感，从而加强乡

土知识的传承和延续。

最后，由于当前自然环境的快速变化，在有的地方当地人的乡土知识虽然能适应去满足

他们的生计需要，却往往不能像过去一样适合于当地的环境（ ，也就是说，有

可能会造成对环境的破坏。因而，在加强乡土知识的同时，要注意其与科学知识的结合以及

乡土知识创新与革新的问题。

乡土知识研究方法和研究活动

在世界范围内， （参与式农村评估）是被广泛采用的研究方法，同时它也是保护和



第 7 页

增强那些正在流失的、受到威胁的乡土知识的主要手段。此外，乡土知识作为乡土文化的一

主位部分，因而在研究中很多的学者也大量地采用了文化人类学的方法 （ ）研究。

也就是说，当今对于乡土知识的研究学者们不仅仅考虑到要让当地人参与到研究过程中，而

且在广泛运用人类学的方法的基础上，学者们更重视了以一种以内部人、当地人的视角来看

待乡土知识系统的方法。基于这些方法，我们可以开展如下活动来保护乡土知识：

记录和使用乡土知识：记录乡土知识可以使当地社区和科研机构了解乡土知识，并在可

持续发展的计划中使用它。

增强社区对乡土知识价值的认识：通过现代的和传统的手段把歌曲、游戏、故事录像的

交流方式来记录和与社区分享乡土知识成功利用的案例，使村民对他们的知识拥有自豪感。

帮助社区居民让他们自己来记录他们的实践：让村民参与到记录的过程中，并把他们培

训成为研究自己乡土知识的研究者，同时提供必要的记录工具（照相机等）。

增加社区对乡土知识的可及度：通过简报、书籍、音像等媒体把记录下来的乡土知识返

回社区，并在社区内进行分发。

遵守知识产权：建立一些协议来确保乡土知识不被滥用，确保由乡土知识产生的利益能

返回给社区。

同时在研究主题上应该涉及到上文中提到的乡土知识所包含的所有内容：当地组织机

制、社会网络、当地民族的动植物、土壤、水的分类和记量方式、社区教育和学习体系、林

业、渔业、农业系统、混农林业、水资源保护和灌溉系统、土壤保护和利用、民族医药、对

植物的特殊利用、世界观和生态观等等。

关于本书

本书对西南地区 个少数民族的乡土知识进行了研究，研究范围包括了乡土知识的方方

面面。虽然各个民族的知识体系不同和具体实践不同，但归纳起来囊括了乡土知识研究中的

三个核心方面。

首先是乡土知识的认知论。认知论泛指人类如何认识自然、如何认识自我、如何认识人

与自然的关系，并通过这些认识产生了对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人与自然互动现象的解释。

也有人把认知论的核心称为是“宇宙观”。乡土知识本身是一种认知论、一种宇宙观。它充

分地表达了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类认知体系。本书的第一篇题为“圣境文化篇”，该篇

针对不同民族如何认识人与环境的关系进行研究。在研究中发现，各民族根据他们不同的传

说、文化、信仰赋予了自然不同的意义，从而形成了他们特有的价值观和生态观。多数的社

区都赋予自然、资源景观或某种物种特别的神圣含意而加以保护，也就形成了不同的“文化

生态景观”。所以，对于“圣境文化”的探索是揭示乡土知识认知论、宇宙观的基础，同时

也是探索不同民族为什么要在特定地方或对某种物种采取保护措施的切入点。

其次是乡土知识的应用。当地人每天的生产生活活动中包含了他们对自身乡土知识的应

用和实践。于是，乡土知识的应用和实践也就构成了当地人在发展行为中的生计策略和做决

策的基础。乡土知识本身是一种实践，它指导着人们的行为。因而，本书的第二篇题为“乡

土知识实践与应用”。对于乡土知识实践与应用的研究目的在于发现当地老百姓在日常生产

生活中是如何与自然发生关系的，在这种关系中人们的行为活动是什么样的。从而，我们可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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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了解村民们如何把农业与林业有机结合，如何把人类行为与自然演替有机结合，如何在现

有的资源条件下多样化他们的农、林、牧等活动。乡土知识的实践与应用也是乡土知识技术

性的具体表现，它包括土壤、森林、水、渔、猎、农业、健康等等方面，所以它也是内容最

为丰富的一部分。

最后是乡土知识的组织机制。对于一个完整的知识系统来说，除了认知和实用技术外，

组织机制和制度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为了突出其知识性和技术性，也有人把制度和组织机

制的知识的表现形式称为是管理技术知识。乡土知识的组织机制体现了当地老百姓在面对自

然时通过一些本土的和传统的方式来协调人与人、人与社区（集体）、社区与社区之间的关

系。这些本土的和传统的方式就是乡土知识的组织机制。本书的第三篇题为“乡土知识的组

织机制”，该篇探索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生境条件下，不同社区是如何通过管理人

来管理资源的。研究中发现，村规民约、长老制、家族制、传统合作制、宗教组织等等的社

区制度和社区组织在限制掠夺性资源开采，促进资源永续利用中起到了致关重要的作用。有

了好的机制，也就有了好的资源管理，有了好的资源管理，也就能有好的环境变迁和环境产

出。因而，乡土知识的组织机制是决定当地社区环境变迁的主要因素。

参考文献

何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丕坤，等编著 森林、树木与少数民族

裴盛基，龙春林，等编著 应用民族植物学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许建初，等编著 民族植物学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研究 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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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寨树：文化与生境竞合的生态意义

雷山县大塘乡苗族村寨利用乡土文化管理和保护森林个案调查

（石声德　　　　贵州省雷山县教育局　　　　　　　　张寒梅　　贵州省文联南风杂志社）

森林是地球陆地上最大的生态系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基础。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

家，而中国少数民族大多长期生产生活在深山密林中，森林树木与少数民族的发展关系密

切。广袤的森林、秀美的山川，养育各族人民，繁衍生息，进步发展。而各族群众世代靠山

吃山，种树养山，在摄取过程中对森林有效保护等积累了许多丰富的经验，为森林的发展与

保护为后人留下宝贵的借鉴，为林业的发展也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不幸的是，伴随人类的

工业文明，森林遭到破坏，生态系统的失衡已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就在大面积的原始

林或次生林遭破坏的人类活动悲剧中，一些苗族村寨周围却保存一群参天古树，树龄几百年

至上千年，枝叶旺发，遮天蔽日，成了“最后的森林”，令人深思。笔者在贵州省雷山县大

塘乡苗族村寨作了一些调查研究，进行了访问，收集有关资料，经过分析，从中得到一些启

发，现作些整理，供热心乡村林业的有关人士参考。

大塘乡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

雷山县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西南部，苗岭山脉由西南向东北横亘全境，境

内谷深壑幽，以农业为主，是典型的山区农业县。据 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全县人

口 万人，有苗、汉、水、侗、瑶、彝等民族，苗族人口占总人口的 。苗族是一个

古老的、世界性的民族，人口众多，分布地域广阔，主要散居在我国长江以南七省区的

多个县。雷山苗族居住地域经长期演变，现已遍及全县 个乡镇的 个行政村，由于服饰

的不同，当地习惯把雷山苗族分为清江苗、短裙苗。清江苗妇女着长裙，服装浪漫地绣以各

种生活中常见的动物、植物、昆虫以及一些虚拟的动物作图案；短裙苗自称“嘎闹”，妇女

着裙不过膝，服饰图案则是抽象的几何线条。雷山苗族仍保持较多的传统民族文化（民族节

日、民族风俗、民族服饰、民族宗教等）以及自发组织的生产生活方式。

该县是贵州省十个林业县之一，建国 世纪初期森林覆盖率达 之多。 年代，由

于“大跃进”及“大炼钢铁”的影响，覆盖率急剧下降到 年）。其后的“文

化大革命”又一次使森林资源遭到破坏， 年代中期森林覆盖率下降到本县历史最低水平

年）。 年代得到恢复和发展。大塘乡是雷山县九乡镇之一，当地苗族百余

代人繁衍生息在中国西南高原的山区，在对大自然长期适应、开发和改造的过程中，创造了

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其管理和保护森林的知识变成了民族文化相适应的体系，与其社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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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本民族的生存环境，即由特定文化加工并与特定文化相适应的人为外部空间体系。而这

个人为外部空间，已经不是纯客观的外部世界，而是留下了该民族在其文化归属下汰选加工

和整理的痕迹。苗族村寨护寨林在原始森林大量破坏的背景下傲立世间，顽强生存，显然是

人类关怀的产物。

社区林地资源分类与护寨林

森林资源不仅为人们提供了木材、能源、建材、工具等，还为人们提供了丰富食物。森

林资源和管理的知识体系成为乡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访问中，当地苗族对林地的分

类既简单又复杂，多泛指。根据该地树木的多少和大小把林地分为“泡”和“哦”，“泡”是

指草多树少或灌丛，且高不过人的林地，如烧山后几年刚恢复的林地，树木稀长势差，多年

长不大形成的残次林林地以及草坡等。而“哦”则指树木较多、高过人、树茎粗大的林地。

品种的分类上，除杉树、松树外，其他所有树统称为“逗哦”，意为“杂木”“野树”。而长

在大路口旁、水井边的大树以及村头寨脚的大树群，不分杉、松或“杂木”，通称为“护寨

树”或“守寨林”。“护寨树”在当地被认为是与人类同命运共呼吸的植物，不能砍伐取用，

当遭雷击断裂或枯死后，该树则归不吉利之树。可见，在分类上又有可用和不可用、吉利和

不吉利之分。在人文环境中，苗族按照自身的文化特征，在选择利用过程中，树林的分类因

特定文化的影响，相应构成既相关又独立的独特森林文化现象，进而影响了人们对树林的摄

取行为。

苗族历史与护寨树成因

根据不同树种生长特性的推算，很多护寨树有几百年至上千年的树龄，按苗族父子列名

法 至推测，有的村不过 年的历史。有关护寨树的来历，在自己有限的访问中，没有

访到较为一致的说法。在咱刀村当问到护寨树中的每棵古树大致的树 岁的李里往龄时，

说，自己记事时树早就这么大，他的父辈也同样不知道。因此，对护寨树之形成，被访问者

也难说出使众人认同的成因，笔者访问到的不同说法大致有以下几种：

本来就有，在破坏中幸存

据当地已 岁的李里往说：“以前村子周围树木茂密，到处是小动物和吃不完的小菌

子，现在人多树少，树上树下的木耳、香菌少得多。”他认为护寨树是以前森林的一部分，

很早前苗族先人选择定居后，因人口增加，户数增多，村子变大，弃树择基，没有被砍的树

时间长久就变成大家说的“护寨树”。目前大塘苗族村寨中确实有很多古树分布在悬崖或地

势陡峭的山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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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标志意义，刻意保护

很多人认为，苗族在迁徙中有的支系定居时，选择有标志性树木之地立足，以便在今后

再迁徙时便于辨认。同时，当地苗族认为，先民还有一种思想，即有大树有神性，有其屏

护，将来寨子才人丁兴旺，千年万代，并看成是全寨兴衰的标志。护寨树便作为寨子兴衰的

“见证人”而被保留下来，如枫木群。贵州苗族地区主要用材林是杉、松，但苗族世代崇拜

枫木，称枫木为“道莽”，意为“妈妈树”。传说苗族是一个不断迁徙的民族，在迁徙择地而

居的时候，也有以枫树来决定去留的习俗。苗民们每迁到一个地方，都要先栽一棵枫树，看

枫树是否能成活，如果枫树成活，便长久定居下来，如果不能成活，则继续寻找地方居住。

大塘很多大村寨都有苍劲挺拔的枫木树群，相邻的丹江镇、西江镇较大的苗寨都有枫木林作

护寨树。

珍惜、爱护森林意识的产物

有的说，苗族最早迁徙到偏僻山区定居时，人们凭借森林环境“楼木而巢”，“椽粟为

食”，利用森林植被的屏障得以繁衍，是森林使人们有栖身之地、生活之源。因此，人们热

爱森林，尊崇树木，与森林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把森林看成全寨人的保护神，是美好、幸

福和希望的象征。有的认为，护寨树是苗族人民在原始农业生产时期，虽然为了生存，要毁

林开荒、刀耕火种，但还是把村前村后附近的山上保留一片森林，或栽上一片森林作为纪

念，并采取虔诚的方式严加保护，世代封养，即使在极困难的情况下，村民也不敢去砍一枝

一桠。树桠断了、枯了，没有人敢去捡烧，因此，古树被保护直至自然枯死。同时对古树周

围的幼树加以管护，若干年后小树又成了参天大树，形成新的护寨树。大塘苗族对护寨树很

尊重，即使是在大动荡时期人们也很少破坏。笔者在调查的十个村中，护寨树被砍的仅访问

到两例。一例是咱刀村，在大炼钢铁时期为了炼钢，工作队下令砍了寨中央一棵百年青冈树

作能 年源试验，非常时期无人敢制止。另一例是新桥村，一位现已 岁的王姓老人，

修房子整地基砍了村头护寨林一棵 粗的皂角树引起众怒，举报到政府林业部门进行查

处，并按村规民约向全体村民道歉。

人工栽植

大塘苗族历来有栽种树木的习惯，有选择地将山上一些果树移到房前屋后栽，通过驯化

改良，变成“家果树”。或将一些树形较好、常年青翠的常绿树种移植到寨上来栽。从调查

情况看，护寨树树种中阔叶落叶植物仅是板栗树、青冈、枫树，而多数是杉、松、柏、樟等

四季常绿树种。笔者在大塘乡咱刀村调查时，群众能肯定地指出两棵护寨树栽种人的苗名。

在调查期间还调查到在寨头一路口上刚有人在十天前栽一棵镰刀把粗的樟树，也许百年之后

又是一棵大古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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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有神性，不敢破坏

大塘苗族信仰原始宗教，崇拜祖先和神灵。各种神都被认为可以保佑人消灾除难，但是

得罪了神也就会受惩罚，因此要经常祭祀以求神的保佑。鬼被认为是灾难的根源，专与人作

对，为了保佑人畜兴旺、五谷丰登，也要举行专门仪式赶走鬼怪，所以有的苗族家庭（家

族）有棵被视为神灵之树，外人不得随便破坏，枝桠断了，树枯死了没有人敢去拿来用。若

违犯便得罪“神树”，遭到不幸并祸及全寨。这样代代相传，约定俗成，尊崇“神树”“护寨

林”的习俗便传了下来，并增添了种种神秘色彩。苗族认为很多的神都住在村头寨尾的树

林，与人类同在，相依相靠，融为一体。在咱刀村有一棵近千年的大侧柏被当地苗族尊称为

“逗仙祥”，意为“西江树”，传说西江（雷山县一个著名的千家苗寨）有火灾了，该树会枯

死几枝大桠，如果发现该树有较大面积的死枝，说明西江有灾等。因树有灵性，当地人没人

敢去动它。这种万物有灵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规范了人们获取自然资源的行为，树林得到了

保存。

乡土文化与护寨林的管理

苗族原始宗教文化与护寨树

大塘苗族护寨树包括水井旁的古树、桥头的大树，少的一棵，多则三四棵，而进村（出

村）路口的大树则八棵、十棵以上不等。在苗族社会，原始的万物有灵的宗教观念仍然影响

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在盖房取材、进山开狩、播种插秧、逢年过节，有先祭祀众神再进

行活动的习俗。苗族村寨水井边、桥头上、路口旁设有凉板凳，当地苗族拜祭水井、木桥、

木凳时，也对相邻的大树插香烧纸或撒少许酒、饭、肉食，以示感谢。成片的护寨树一般不

拜祭，有的在举行十三年一次的“接龙”活动中才举行相关仪式，进行群祭活动。由于护寨

树有人祭拜，树则赋予了神的色彩，按照苗族原始宗教观念，一旦与神沾边的东西便不能随

意触动、破坏，否则会遭到灾祸。因此，很多护寨树都有上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历史，有的树

老得树空枝断，无人取用，山上的树更新了一次又一次，保存完好。这种连枯树都不能用，

万物有灵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约束规范了人们利用自然资源的行为，林地资源得到了保护，

从生态意义来说，形成了一种保护力，使村寨周围保存有一片翠绿的树林，路口树林成阴的

林地成了村民白天纳凉聚会的场所，夜晚则成为青年男女“游方”对歌谈情的幽地。

社区组织机制和护寨林

在私有时代，大塘苗族地区各个村寨的森林资源由族长和地方榔规管理；在公社化时

期，森林资源由公社和生产大队管理；农村体制改革，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后，林地资源由

村委会和地方榔规组织管理，涉及纠纷或违规的由榔规组织裁决。现村委会由正副主任、会

计、调解主任等 人组成。榔规组织当地称榔（榔社），有的由一个大寨组成，有的由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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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同一地域的胞族或若干村寨组成。榔社如遇重大事件或军事行动，均要举行全榔会议，

制定公约，苗族称“告榔”（议榔）。榔社有固定的议榔坪，在此杀牛饮血盟誓，制定榔规及

违反榔规的处分办法。参加议榔大会饮血后便表示愿意遵守榔规，苗族称“吃榔”。榔社可

以说是苗族的立法组织，议榔是原始的民主议事制度，榔规是不成文的村法。苗族没有文

字，榔规在议榔大会宣布后便约定形成有效自然法规，内容包括伦理道德、治安稳定、邻里

纠纷、资源分配等方面，包括护寨树的管理、其他林地的保护，大多演化成后来的村规民

约。榔社在新中国成立前，没有常设机构，有事才议榔，平时严格执行榔规，相安无事。榔

头一般推荐（或公认）公正严明的长者或里老担任。现在，榔头一般由寨子威望较长的人担

任，由全体村民推举，成员由村民小组各推一名，具体任期在榔规大会明确，主要职责与村

委会一道制定由榔规演绎而来的村规民约，及违反村规民约的处理。不管榔规或现在的村规

民约对护寨树以及水源地的保护与管理都较严格。

大塘苗族村寨都订有村规民约。村规民约明确不同林地的用途及林地的使用要求，不得

随意采伐或火烧水源林、护寨林等，否则将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不管以行政村订或以自

然寨订，都相互尊重和遵守。有的还邀请左右邻村参与订立大会。由苗族榔规演绎而来的村

规民约，建国以后一般都用汉文表述。内容较多的，刻印于纸，发至各户；少的则刻于石

碑，立于水源地或风景山醒目处。各村的村规民约涉及森林管理和保护的规定较多，处罚也

很重。有的因砍护寨树被捉住，按村规民约，除要其献出一头牛宴请全寨人并向全体村民道

歉外，还罚款才放人；有的按村规民约处理后又叫政府林业部门按国家森林法规处理。由此

可见惩之严格，起到罚一儆百的震慑作用。人们通过对自己传统的认同和对外来文化如国家

政策法规吸收，形成了今天更为有效的保护林地资源的措施。

农耕制度与护寨林

苗族村寨多傍山而建，取水靠山泉。大塘苗族认为有树必有水，有水须有树。在调查

中，护树林与当地的农耕制度也有关。有的树群既是护寨林，也是水源林。大塘苗族主食是

大米，水田是提供粮食生产的主要资源，无水不成田，因此很多水源林管理很严格。咱刀村

称水源林为“汉山”，意为官家山林， 亩稻田不能动的山，最大的一块有近百亩，能保证

灌溉。村规民约中规定不准任何人进山砍伐，但可以捡干树枝，采集野果、菌类食物、打猪

草等。以前水源林随田主的变更而由不同的田主共同管理，集体时代也不分到村和队，现包

产到户后也不分到个人管理，属于共享资源。按照稻田承包权的归属，有的属一个村所有，

有的属几个村所有，把水源林与耕地连为一体管理。

人居环境与护寨树

世纪护寨树划入风景林范畴，这是政府在 年代初期制定森林法后的事。在这之

前，大塘苗族把这类林地资源称风水林或护寨林。除了神性的一面外，细心考察，我们会发

现，护寨林的存在，在一定区域内形成光、热、气、湿度、肥力等互补的小气候区。过去村

民的木房矮小，盖树皮或草垫，寨上蓄养的大树群既可防风防火，同时净化空气，生产人类

需要的大量氧气，提供某些林副产品，涵养水源，营造宜人的居住环境。与其他民族村寨比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